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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缘
程 1  杨滨

第一桶金

在清华上大四（1984年下半年）时，我参加了 "清华大学未来学会 "，会长陈明星（电

机系 80级）任命我为兵法部部长（20岁就当了部长，有点少年得志的赶脚）。

当上部长后，先是招兵买马，很快招募到了几位核心成员，其中有无线电系 83 级

的翦进和付首清，计算机系 83 级的丁晓健等。然后举办各种活动，其中一次请了军事

科学院的程金明研究员到学校做了题为 " 拿破仑战争 " 的讲座。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我们最初是想请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55年的上将）来

清华的，于是我和翦进骑自行车去了军科。哨兵让我们登记，问我们找谁。我回答找宋

时轮院长，这可把哨兵吓一跳，问我们是干啥的。我底气十足地回答：清华大学兵法部，

我是部长。当时以为部长和院长差不多平级呢。哨兵乐了，直接告诉我宋院长不在，把

我们打发走了。

后来我们看了一本书《拿破仑军事战争》，作者是军科院外军部的程金明。于是我

们再次骑自行车去了军科。这次哨兵挺客气，让我们进去见了程老师。程老师很痛快，

答应去清华讲座并敲定了时间。

办完几次活动后，一个问题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活动经费。学校只给笔和纸，

经费一分都没有。我们开会研究了几次，最后决定放录像 !放战争题材的片子。

说干就干 !于是，我又和付首清骑车到了军科，程老师介绍我们去电教中心。我们

选中了一部片子《巴顿将军》。

回到学校后就贴出海报，开始卖票，在电教楼放，票价 5毛，连放两天。很快卖出

了 2000 多张票，火爆啊！

为了维护秩序，除我们兵法部的主力悉数到场外，我还找了我们系 83 级的杨宇，

他动员了他们班近 20人到场。

第一天开始入场的时候，有个老师气势汹汹地来问 :我是学生处处长，谁是负责的 ?

我挺身而出，他质问到 : 谁让你们放录像，还收这么贵的门票 ?我说上次外语协会放录

像也收 5毛。他又说，公务损坏你们得赔偿。后来，他确实敲了我们 50块。

这次放录像很成功，上缴给协会100块，净赚了1000多块，在当时这可是笔巨款啊！

陈明星毕业后，协会交给了我，我将协会改名为：清华大学兵法学会。后来，解放军报

第一版和八一电影厂纪录片“跨越世纪的红星”还曾对清华兵法学会进行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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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选择

（一）

1985 年下半年进入大五后，毕业分配问题已摆在了我

们面前。我当时对军事非常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军事书籍。

如，德国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英国利德尔 .哈特的《战

略论》，德国古德里安的《闪电攻击》，毛泽东军事文选 ,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希特勒《我的奋斗》等，

第一志愿自然是去野战部队指挥打仗，冲锋陷阵，精忠报国，

成为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 !

为了去部队，我开始各方打探消息，积极联系。因为

请过军事科学院的程金明研究员来清华做过讲座，于是第

一个就找了程老师。程老师说他只是搞研究的，我们想去

野战部队，他爱莫能助。但他又说，从我们院出去一个同

志，叫李际均，以前是宋时轮院长的秘书，现在 38 军当军

长，你们可以和他联系。“怎么联系呢 ?”，我马上问到。

程老师只给了我们李军长的通信地址。那时候确实胆大啊！

当天晚上，我就给时任中央委员的 38 军李际均军长写了封

信。记得第三天就收到了李军长的回信（去年清理办公室

时找到了原件）。然后我给李军长回信，第五天又收到了

李军长的回信。

在我们毕业的 1986 年，国家关于毕业分配的政策发

生了许多变化，感觉我们的点有点儿背啊。先是公派出国

名额取消了，其次李军长来信告诉我，85 年以前 38 军可

直接从地方院校招应届毕业生，但 86年政策不允许了，38

军招人必须经过北京军区政治部。

后来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一位干事来学校找过我，

告诉我去 38 军不理想，理想的单位是河北省军区电子室，

又能搞技术又能搞指挥。我一听就怒了 : 要搞技术，我还用

去啥电子室吗？果断拒绝了。

后来我和郭祥齐同学专程坐火车去保定拜访李军长。

到了 38 军军部，门卫直接告诉我们李军长不在，去北京开

会了。若干年后，我已和李军长成为忘年之交，我向他提

及此事，他说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此事。

我在 90 年才第一次见到李军长，他已调到北京任军委

办公厅主任。那时我研究生毕业后去部队代理连长，代职

结束后路过北京，见了我们班同学孙茂松，其父任军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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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局局长。他告诉我李军长的住址在六里桥军办宿舍。当天晚上我借了唐安东同学的自

行车去了李军长家。李军长亲自开的门，问我找谁 ?我说找李军长，“我就是，你是 ?”

他问道。“原来清华大学兵法学会的杨滨。”我答到。他说知道知道，立刻很热情地把

我迎入门内。他爱人正在客厅里看录像（野战排），李军长就把我带入卧室。当晚李军

长谈兴甚浓，从 7点半一直聊到 9点半，临走时还依依不舍，由此我和李军长成为忘年

之交。当时李军长身居要职，军办主任、中央委员，而我只是一个连职上尉。当时李军

长正在制定军队改革的宏大规划，现在的军队改革方案依然能看到李军长当时方案的影

子。

（二）

去 38 军未果，我又开始寻找去部队的其他道路。后来听说国防大学开始招指挥学

研究生了，我和我们班的郭祥齐同学兴冲冲地骑车到了国防大学，找到了研究生班，结

果被告知 :国防大学就在85年招了一届研究生班，86年不招了！当时的心情极其失落，

我们一字班在清华多上了一年，倒霉的事可都赶上了。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勇。”虽然屡经挫折，但去部队的志向

始终未动摇过。得知我爸的老师陈太一（原为总参通信兵的总工，后为南京通信工程学

院的副院长）刚刚退休回到北京，我立刻骑车去清河找到了陈老师。还真巧了 !通信指

挥学院 86 年开始招生军事指挥学研究生，陈老师被聘为客座教授。陈老极力推荐我报

考通信指挥学院的研究生，说既可以搞指挥也可以搞技术。陈老还当即给通院夏院长写

了封推荐信。我随后也给夏院长写了封信。据说后来夏院长经常拿我的信来教育通院的

学员和年轻教师。

于是开始准备报考通信指挥学院的研究生了。记得各校研究生的招生简章都统一挂

在人大，我和张朝阳、王龙有天上午骑车去人大看招生简章。中午每人吃了碗面条，张

朝阳说他们物理专业有个李政道赞助的奖学金，全国招 50 人，考试进入前 50 名即可。

当时真羡慕啊！这事我印象很深，但在前些年（10多年前了）有次朋友聚会，席间有个

朋友提到了张，我立刻吹牛道：我和他是同学啊！我们一趟火车从西安到北京上学的，

当年我获得西安数学竞赛一等奖（第一名），物理竞赛一等奖，他对我很崇拜。这个朋

友立刻给张朝阳打电话，张说不认识我，后来我接过电话和他聊了半天，包括一起去人

大看招生简章的事，他居然都不记得了。我一直没搞明白：对我来说记忆如此深刻的事，

张朝阳真不记得了吗？这到底是啥情况呢？说实话，当年我号称神童，真没把他放眼里

啊！

（三）

决定报考通信指挥学院（在武汉）的研究生，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记得

考四门课：高等数学，英语，通信系统原理，综合课（包括计算机原理、电子线路和毛

泽东军事思想）。由于通信指挥学院第一次招研究生，而且当时全军都没有军事指挥学

硕士学位授予权，为了显示其水平，指定的参考书都是最难的。如通信系统原理指定了

最厚的一本参考书（上、中、下三册，作者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定了《毛泽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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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文选》（巨厚，包括战役期间各种电报）。吹嘘下，那时学习能力是真强，这些课程

都没学过，全部在一个月之内学完，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记得86年的研究生考试是在寒假期间进行的，考完试到开学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记

忆有些模糊，求证）。学校规定不能回家，但我还是回家了。回西安找了西安交大无线

电系的邹理和教授，他同意我免试成为其研究生。但回来后就发生了不幸的事。

这是关于毕业论文的事。之前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有个特难的课题，叫啥 Karmarka

算法，谁也不愿意做。因为其他课题都是编个程序或做个数据库，怎么也能过关。而算

法风险太大了，如不理解可能啥也做不出来，毕业设计不及格，后果很严重。

我已决定去部队，更不愿意做这个课题。没想到回来后就得到了噩耗 : 老师已经决

定就是我做 Karmarka 算法 !

我当时就大怒，把班主任戴老师叫到 9号楼外面谈话，我开口就质问：“凭啥这

么难的题目让我做？我不做！”戴老师说：“你可别这么说话，别忘了你还有毕业分配

呢！”“少和我来这套，我就是不做！”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教研室主任卢开澄教授亲自找我谈话，说 : 让你做 Karmarka 算法，不是戴老师

的意思，而是我的意思，因为其他同学肯定做不出来，只有你才有可能做出来。好吧，

我只能做了。

Karmarka 算法是 84 年由美籍印度数学家 Karmarka 提出的新算法，在运算复杂度

上比哈奇扬算法大为改进。当时只有十几页纸的油印资料，其中还错误百出。我的主要

精力放在理解算法和更正错误了。毕业答辩时，我讲完论文后，答辩老师提不出一个问题。

这完全可以理解，算法太专业了，不经过深入研究是很难提出问题的。卢教授看大家都

没有问题，就让我把发现的错误和更正一一列出，答辩就顺利通过了。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班主任 : 戴老师和罗老师两口子。当年我年少无知，对两位

老师多有顶撞，也犯过旷课等严重错误，两位老师不仅没有整过我，反而对我多加爱护

和关照，令我终身铭记。

（四）

大约在 86 年 4 月，研究生考试结果出来了，我考试通过并接到通知去学院面试。

学院领导对我很重视，韩院长、夏副院长和训练部谢部长等将军都亲自和我谈话，鼓励

我去学院上研究生。

回来后，还是心有不甘。本来我的理想去搞纯军事的，而且还有其他几个同学也要

去野战部队。再继续寻找出路 !

听说总政治部干部部是主管部门，于是我和另一位同学（记得是化工系的一位女同

学）骑车去了总政。门卫告知干部部在西面的院外一栋独立的楼，我们又骑车去了总政

干部部。记得一位穿海军制服的干事（罗干事 ?）接待了我们。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投笔

从戎的愿望，他表示支持，并说：能不能统计下清华有多少毕业生愿意去部队 ?

第二天我们就贴出了海报：愿意毕业参军的请到9号楼418报名。这可惹出麻烦了！

第二天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工字厅找学生处处长。我一进工字厅就碰到了那位处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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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兵法学会放录像时已经打过一次交道了），他劈头就问：“谁让你张贴参军海报的 ?

你这是干扰毕业分配 !”我心里一乐：你吓唬谁啊？然后回答：总政治部让我统计的。

处长听了这回答，一句话没说，扭头气呼呼地走了。

随后几天来我们宿舍咨询的人很多，但大多数是希望去部队搞技术的，只有我们班

的郭祥奇同学和机械系的一位很出色的同学（记得姓韦）希望去部队带兵打仗。

后来我又去总政干部部，明确我们去野战部队的决心。罗干事帮我们联系到了 14

军（在云南）。

上通信指挥学院研究生还是去 14 军？我犹豫很久，最后决定上研究生。郭祥奇和

机械系的韦同学去了 14 军教导团（云南蒙自县），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廖锡龙还亲

自接见了他们。

以上是我毕业分配艰难选择的过程。如有记忆不准或错误的地方，请同学们批评指

正 !

杨滨，计算机系程 1班，1986 年清华毕业后考取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研究生，1989 年获全军首届军事指挥学

硕士学位，1989~1991 年在通信指挥学院任教员，1991 年调至总参通信部指挥自动化局任参谋，1994 年转业后

创办北京德瑞塔科技公司。

杨滨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前


